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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 

——国际体系转型与地缘经济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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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体系转型加

剧，各种全球性议题中，国家间或国家与区域组织的经济关系已成为各自需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国与

海合会国家作为后发国家，在此期间的国内外环境经历着巨大的冲击，双方发展在地缘经济上呈极强

互补趋势，自贸区建设谈判也一直在议题之中。中国在总体发展战略和外交布局下，着力提升经济外

交，海合会国家则是中国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实践的重要对象之一。本文试探讨双边地缘经济

联系，梳理中国与其经济外交脉络，明晰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和金融危机背景下，各自的利益诉求，

展望双方进一步合作以达共赢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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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研究”

（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教育部“211”三期工程建设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尽管国内外学界对国际体系的定义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但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

的结束，特别是“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全防范达成共识，气候、环保等国际性难

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以 2008 年 8 月 8 日发生的俄格战争等事件为代表的国际格局变动趋向，都强

烈昭示了当代一国与他国、地区及国际组织间的关系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新兴国家代

表之一的中国以及在世界地缘、能源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海合会国家，都承载着各自历史性的转型

任务，其变革发展模式及融入当代世界发展潮流带有显著的地缘经济特征，双边的经济交往日益

密切，中国对其经济外交努力正逐步加强。 
 

一、国际体系及其当代转型 
 
探讨“国际体系”，首先应辨析“体系”的含义，其字面意义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

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342，而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有着不同的定义。纵观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不管是 20 世纪初的理想主义学派，还是四、五十年代传统现实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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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六十年代的科学行为主义学派，以及七十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学派，大多数研究都侧重

于从大国变迁所引起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国际体系的转型，即国际格局的变迁问题。只有在九十

年代前后，建构主义学者继承了北欧学派对世界和平理论的研究、法国学派对战争与和平的制度

研究、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以及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部分观点，丰富并发展了国际

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内容后，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转型研究，建构主义突出观念即共有

知识及其互动形成的动态结构。
[2]23-25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系统视角，是把国际体系视为一个由行为

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称谓，诸如“国际体系”、“国家体系”、“世界体系”、

“国际结构”等，组成体系的通常被称为“单元”。
[3]280

国内外学界关于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定义尽

管经由了上述不同流派和阶段的变迁，但总体而言，国际体系即国际关系体系，“鉴于它具有稳定

性、紧密型与整体性以及内在的行为体互动机制，所以它就被称为体系”。
[4]1

不管如何定义，国

际体系强调的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其中的各个单元在其互动过程中可以因一系列大的、连续性的

事件而促使其转型或变革。就历史而言，军事战争是世界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力；而在当代，世界

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非传统安全和世界性气候、环境等难题的共同作用下，其变革

与转型除遵循既有的历史规律外，融入了本时代的鲜明特征，更有颠覆过往经验的、有待于人们

进一步归总的不确定因素扮演着重要角色。 
“转型”是一个过程，它既包括旧事物的发展和完善，又包括新事物的创制，是一个继续进

行时。外交转型既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和转型相联系，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至少包括了外交观念

的转变、外交体制的变迁与外交战略的变迁。
[5]1-2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主题

是和平和发展的判断，经受住国内外局势的严峻考验，竭力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和先前的“中国崩

溃论”等论调一样甚嚣尘上，但中国一直能以冷静的心态和务实的举措，不是简单地参与和维护

现行国际体系，而是积极平衡自身定位，与各种力量一道，有效地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建设，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在各国都在追求国家发展和利益的大背景下，

中国于2000年正式提出了“走出去”战略，随后中央有关文件中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

“走出去”战略并被正式写入“十五”计划，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

新阶段的重大举措。中国不再讳言其在境外的国家利益，国际形势中非传统安全因素在上升，为

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中国外交部于2004年设立涉外安全事务司；为专门处理边界与

海洋事务，外交部又于2009年首次设立边界与海洋事务司。 
 

二、当代地缘经济视阈中的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关系 
 

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相互关系如何影响的分析研究，此

说最早由瑞典人基伦(Rudolf Kjellen)1916 年提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流行于中欧，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传遍全球。此说因被纳粹分子采用为其侵略目的辩护而饱受诟病与排斥，只是到 20 世纪

八十年代以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家在其言论与文章中经常使用，又得到了较大发展。

国际关系经典教材也将地缘政治和通常被忽略的地缘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将人类历史

上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理论以及当今的国际问题和案例研究相互融合，将基本的理

论知识、最新的信息和案例传达给学生。
[6]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像“孪生兄妹”战略互动，似

“大炮”和“黄油”密不可分。“所谓地缘经济学是指冷战后时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以地理要

素为基础，从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学科。”
[7]9

地缘政治学突出各



 31

国之间综合实力的对抗与较量，以及对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的争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领土疆

域等问题是其所面对的焦点问题，直接的冲突与对抗是其主要表现特征。地缘经济学则是在世界

范围内伴随和平与发展主旋律，基于国家经济利益的需求优于以往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

的考虑，从经济地位、经济关系的角度去重新构建、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资金、科技、市场方

面的角逐、竞争与发展是其主要表现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地缘经济学形成于20 世纪末，西方学者最早提出了“地缘经济”的概念。美国

学者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N. Luttwak）于1990 年在《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论文《从地缘

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贸易法则》奠定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两极格局瓦解后，军事

对抗和政治关系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各国各地区都在利用地缘优势加强彼此间的合

作，使本国和本地区经济越来越具有国际化和全球化特征。越来越多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开

始关注并深入研究地缘经济学。目前，地缘经济学在国际上已形成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和意大

利学派这三个主要学派，在乌克兰、中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8]42

地缘经

济学主张，以影响促变化，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优势控制世界上不同地区

的变化取向，因此，谁掌握了国际经济命脉和生态的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大发言权。

有美国专家认为，人类正在进入地缘经济时代，贸易、资金、技术等的流动变化将决定着这个时

代国家间力量的对比，国家安全观正在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拓展到经济领域，商业力量、技术

力量同军事力量一样都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
[9]22

地缘经济探讨的是冷战结束以后，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通过对国际国

内资源的控制来达到对一定区域的控制。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某区域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经济、文化、

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来实现的，军事、政治、外交等手段则处于辅助的位置。换句话说，地缘经济

探讨的是经由合作而实现的控制，即“软控制”。资源的相互依存性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基础，同时也是各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基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在资源控制方面的不对称

性造成了在经济合作中各国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区域范围的大小和控制程

度的高低，取决于通过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而实现的对于该区域资源控制的种类和领

域。所以，地缘经济研究的复杂性还在于，一个国家可能在本国疆域内无法保全自己的利益，也

可能在本国疆域之外大量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还可能两者并存。
[10]41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全球化浪潮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影响着世界的每一

个角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此强烈冲击下，中国经受着发展道路和模

式的痛苦抉择，最终逐步建立和培育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以一种令世人刮目的速率发展前

行，但也付出了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大等代价，1993年成为油品净进口国、1996年成为原油净

进口国，近年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而其中的40%左右原油进口依靠中东地区，主要是

海合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海合会国家一方面被动地应承国际体系变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产业结构的单一、基础设施的薄弱、普通劳工的匮乏等等令其与世界经济发展主流方向渐行渐远，

一度占据世界经济和人文等指标都较为落后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卷入地区冲突和西方大国

利益争夺的漩涡，先是科威特遭同族兄弟伊拉克的侵占，油气设施遭到极大破坏，沙特境内进驻

美国大兵而激起后患无穷的伊斯兰反美抵抗运动，一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所有海合

会国家都处在兵凶战危的境地中；随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以及其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

划”欲强力推行美式民主，这些海湾君主制国家叠遭政权合法性危机，不得不做出种种政改举措；

另外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这些国家夹杂在中东错综复杂矛盾各方之间，“君子无罪，怀璧其罪”，

归根结底——石油地缘亦成为其正常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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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理解，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尽管

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但双方提升合作的空间更大，相互实现其发展诉求，适应国际体系急剧转型

并应对时下的金融经济危机，最大可能地获取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

的可操作性。就中国方面而言，除其一贯秉承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治理念外，还一直保

持同海合会国家在内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良好传统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始终贯彻在其对

外交往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努力适应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游戏规则，争取“双

赢”、“共赢”、“多赢”已成为中国人参加对外经济活动中墨守的准绳，上述一系列条件的具备，

成为中国开展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坚实基础。 
 

三、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的经济外交 
 

关于经济外交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不同阐释。其中，国内学者以专著形式探究经济外交所

给出的定义为：主权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以及专门的外交机构，围绕国际

经济问题开展的访问、谈判、签订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经济组织等多边和双边的活动。[11]6

经济外交是一国对国内外竞争利益作出回应的政策努力，其目的是通过政府及其海外公司使国家

利益最大化。除国家外，新的参与者——如超国家形态的欧盟和跨国公司——也在其中特别是多

边框架内扮演着角色。但民族国家和双边活动仍是经济外交的中心。
[11]6-10

合理实现经济外交的目

的，积极发挥经济外交功能。经济外交要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建立和发展国际经济联系，协调国

际经济关系，开展经济合作，化解国际经济危机，维持和改革国际经济秩序。
[11]6-10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目标的优先次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经济战略重于政治战略，外交成为扩大经济成果的工具。中国的新型外交在发展中国家表现

得更为明显，而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等现实议题中，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富有一

定的启示意义。 
1. 经济合作的最高形式是经济外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很难完全独立存在，一国发生的经济危机转瞬间就会在相隔万里的另一个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如

果一国或一地发生经济危机，其他各国若想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听任危机的发展必将祸及其自

身。当今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而且其中的金融体系等相当脆弱，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墨西哥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当前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

机，生动地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关情境做了注脚。进一步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等新兴

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经历了双重打击，因为他们多数是不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受害者，产

业结构上严重依赖农矿产品出口等，其社会发展面临着贫困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加入 WTO 以及

兑现入世承诺以来，除了积极加快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外，也更多地受到已有的许多不合理规则牵

制。因此，包括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同样的不利境地, 反对霸权主义和建

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他们的共同诉求。只有经济外交才能使各国在原则问题上

达成一致，只有经济外交才能使有关国家的经济不同程度地服从化解国际经济危机的需要而做出

调整，只有经济外交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国际力量援助危机中的国家。
[11]9

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全面

加强经济外交，力求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无疑顺应了这一时代变化的要求。 
2. 海合会国家发展模式特征与不足。海合会国家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在全球有两万亿

美元的资本输出；这里也是全球人均旅游消费最多的地区，并且对日用消费品等相关商品有极大

的需求。海湾六国最主要的资源是石油，是世界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具有油田多、油藏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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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开采等特点。海湾六国是中东地区重要的工程承包市场，也是全球重要的劳务市场。经济结构

的过份单一仍是其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石油开采与加工仍然在海湾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占绝对统

治地位，超过半数的就业人口仍在石油生产部门。海湾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谋求

建立战略整合，并通过政府积极参与联合项目，但很快就发现这一战略本身不会实现经济一体化，

故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区域化的经济一体化战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建立,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地

区性的经济联合体，并进一步走向经济政治集团。
[12]25

自海合会成立以来，海湾各国尤其是沙特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经济结构单一化的问题，但如在不久的将来耗尽其石油储量，就意味着海湾

国家将丧失他们的主要经济支柱，经济结构多样化在今天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海合会六

国内部也存在其他一些问题，相互间贸易量尚有待提高，尤其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深层次

蔓延的时候，使其发展模式受到进一步诟病。另外，即使不考虑这些国家石油出口国的身份，其

现有较单一的就业形式也是有问题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朝着所有公民既能提高技能又可自我发

展的方向迈进。
[13]98 

3. 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经验与展望。我国和海合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为实

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努力。但是，曾经很多中国中低端产品销往这些中东阿拉伯国家，甚

至有些企业总是将阿拉伯国家看作一个便宜的市场，经常把在欧美市场滞销的库存产品销往那里，

从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但中国对这些海湾国家经济外交的成果仍

十分丰硕，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02~2007 年，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贸易额年均增长率在 35％。具

体而言，中国能为这些国家提供相关产品、服务和技术等，尤其是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进展

较为顺利并能产生好的预期。首先，为改变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海湾六国正在对石化工业实施

投资多元化、经营全球化战略，并利用其丰厚的石油美元，大规模地进行了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

的建设。我国则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能源缺口会越来越大，同时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并

且纺织、轻工、服装、食品和机电等产品质优价廉，所以，无论是已进行的合作方面，还是正在

进行中的高技术含量项目、双向投资等方面，都与海合会国家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其次，中国

—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20 世纪末以来，自贸区已经成为重组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

方式，也已成为很多国家参与世界贸易自由化、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国内改革的重要选择。2004
年 7 月，中国与海合会六国签署了《中国—海合会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并共

同宣布启动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迄今谈判举行了五轮，已经在货物贸易谈判大多数领域达

成共识，并启动了服务贸易谈判。 

 

四、结语 
 

在当代国际体系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在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悲观氛围中，发展中国家的很多

民众都在展望 G20 时代的到来，但不管从何种角度观察与判断，当下中国之于世界的积极意义无

需多说，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关注她给已有世界格局增添的新意。世界很多国家以及有些大国的多

数民众都基本认可“中国机遇论”而非以前的“崩溃”或“威胁”等字眼，而在此间扮演重要角

色并导致世人看法转变的因素，是中国在 21 世纪开始全面提升和扩大对外开放，集中体现在其大

力推行的经济外交，并进一步加快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加入 WTO 以及抢抓

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外交促经济并以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在

形式上体现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外交的重视，从谋划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到全面加强经济外交

工作，经济外交成为中国总体外交和大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海合会经贸交往和合作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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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有重要意义，双边的经济互补性和互惠发展意义日益凸显。中国对海合会国家经济外交的

意义不仅在于双边的交往与友好合作，其放大作用和示范效应正是中国解决诸多内政外交中棘手

问题所亟需的。随着 2010 年岁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功建立，人们有理由期待 2010 年中国—

海合会自贸区建设也会取得重要进展，届时亚洲乃至国际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必会产生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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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owards the GCC Countries 

   ——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Geo-economics Perspectives 

YU  Yong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intensifying. One country’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another or with th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its top urgent agenda among a variety of global issues.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the 
GCC members experienced a tremendous impact considering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during this period. Meanwhile, there have been strong complementary trends in their ge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building of FTA negotiations has been among the topics. The GCC countries 
are one of the dominan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nhance the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probe the bilateral geo-economic ties. Regard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the paper also expects to forecast their further cooperation and 
win-win development prospect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formation; Geo-economics; Economic Diplomacy; GCC 
Countries; China and the Gu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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